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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各位同事、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次是专为纪念廖先生的会议，文老师嘱咐我发言。廖山涛先生

是我们北大数学的老教授，我在北大读书期间，虽然没有直接受教于

他，但是我想正是有了像廖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师们，才使那时候

的我们受到了好的教育和熏陶。在此，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些我的

感想，也代表中国数学会追忆、怀念廖山涛先生对中国数学所做出的

努力和贡献。 

 我们都知道，廖先生在光滑遍历论和微分动力系统两方面都做出

了基本性的贡献，是微分动力系统的少数先驱者之一，他的学术贡献

和学术地位是受到海内外同行的普遍认可的。廖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

中期，1956 年，从美国留学回国；1986 年，他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

首次颁发的数学奖，并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这三十年是一段

特殊的时期，当时做科学研究的条件远不如现在，资料缺乏，与海外

的学术交流近乎停滞。据记载，六十年代廖先生还曾在江西鲤鱼洲干

校养猪。在这些艰苦的条件下，廖先生仍然坚持学术研究，凭借他敏

锐的学术洞察力，凭借他的学术积累，以及勇于挑战难题的精神，独

立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我觉得这是非常

了不起的。我想从廖先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启示，做科学研

究，外部环境当然非常重要，但根本性的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抱定追

求真理的信念不动摇，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甘于坐冷板凳、敢于挑战大



问题。 

廖先生对待科研工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这实际上与他的自强

不息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在有关他的一些传记作品中提到，他早年学

生时代对自己的要求几乎可以用严苛来形容，比如他要求自己对教材

要熟悉到如同在脑海中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书中内容随时能还原

出来。在后来对微分动力系统的研究方面，他也保持了一贯的“从严

从难”作风，与主要从离散系统出发的西方学派不一样，他采取的是

对常微系统直接接触的方式，难度很大。与此相适应，他相继从根本

上提出了两个基本概念，即“典范方程组”和“阻碍集”，并以此为核

心，形成独特的研究体系，与西方学派相辉映，为微分动力系统这一

学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里要提到一个细节：一些后来在国际上有很大发展的理论和方

法，在廖先生的工作中已早有提及。比如一些同仁们读了廖先生的文

章才发现微分动力系统有些很重要的工作，其实是在廖先生的中文文

章中先得到的。这些情况在当时并没有为国外所知，据说廖先生知道

此情况后自己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也鼓励我们，只要所作的工作是一

个好的工作结果，要相信金子最终还是会发光的。 

廖先生的经历给我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学者在从事科

研工作中，应该始终坚持开放的态度，任何时候都应该密切关注科学

前沿动态。1986 年 7 月 2 日美国《金山时报》以《第三世界科学院与

数学奖》为题刊登的一则通讯曾这样介绍廖先生的工作：“……1959

年时，他偶然从一篇介绍国外‘微分动力系统’的文章，预料到这门



学科将会有极大的应用价值。”从那以后廖先生就排除万难，投身于

相关方面的研究工作。廖先生后来的工作成就与他当年读到的那篇文

章之间究竟存在多大的因果关系，这个我暂没看到考证。但我们从中

可以看到，廖先生是非常关注国际科研动态的，也非常善于找准前沿

和关键点。我们做科研工作的肯定都希望有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包

容的外部环境，也有责任为建设这样的环境而不懈努力。开放不仅是

我们要对别人打开大门，我们自己也要一如既往地密切关注国际学术

前沿，增加与其他国家学术机构和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机会。 

廖先生本科就读于西南联大，在美国读书期间，师从陈省身先生。

从西南联大、陈先生到廖先生，以及在座的各位老师们，中国数学一

代代薪火相传，不仅有学术上的传承创新，还有精神文化上的接力长

跑。特别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现在年轻一代也在崛起，在国际数学界

不断取得可喜的成绩。我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中国的数学家

们一定能够创造更加辉煌的成绩，为数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